从课改中寻找幸福

梁恕  俭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课改中国行”，每路都有专家随团宣讲。我就想，如果让我来讲，我该讲些什么。20年的教龄、数百万字的笔耕，乡镇、县城、省会、首都，初中、高中、公办、私立，数学、语文、地理、编辑，家教、培训、撰稿、赋闲……我都经历过，且时时在思考。来中国教师报半年，思想受到新课改理念的洗礼，真切地感悟到，课改中有幸福，投身课改就是拥抱幸福。

什么是幸福

　　何谓幸福？幸福不是男欢女爱的快感、自欺欺人的安慰、故作豁达的解脱，更不是金钱的积累、物质的叠加、情感的占有。幸福是一种利己而悦人、通透而洒脱、明智而悠然。幸福是为心灵找到诗意栖居的港湾，为生命找到来去自由的归宿，为他人找到超越苦难的良方。换一个角度表述：幸福即是有健康的身体、自由的灵魂、适用的物质、人性的尊严和安全的保障。

　　我现在很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用世俗的观点来衡量，我也很累。但我觉得每天都很快活，做每件事都很有意义，未来更是值得期待。想一想，我编辑的文章有百余万读者，就觉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很神圣；想一想，我的博客有那么多粉丝，更是一丝一毫也不敢懈怠；想一想，我若影响一位老师就能幸福50个孩子，我若改变一位校长，就能造福上千个家庭，这是多大的功德啊！为此，我盼着上班而不期待回家，我害怕时间过得快，而对休闲没有兴趣。日子充实了，我从拼搏中得出了欢乐。报纸前景的日益开阔，编辑业务的得心应手，领导同事的刮目相看，使得我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处于一种昂扬、兴奋的心境之中。

　　其实，当老师也可以这样啊。在我眼里，教学不是挣钱谋生的好职业，却是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大事业。教学也不是焦头烂额的苦差事，而是魅力无穷的艺术品。这门艺术像自由女神那样神秘，那样诱人；似体育竞技那样紧张，那样热烈。这里有旱涝稳丰收的工资保障；这里有地位逐步高的名声威望；这里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芬芳。叫人怎能不心向神往！在我眼里，孩子的厌学、课堂的沉闷，是压力，是刺激，更是动力。坐在办公室里，眼前摆着那么多需要看、也爱看的教参书，我曾像财迷发现了一处宝藏一样，贪婪得什么都想攫取；听听名师们的公开课，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变成个李镇西、魏书生；读读教育信息，看看人物传记，我曾觉得眼前的分分秒秒都是那么的珍贵。

　　这番话略显矫情，有些老师不爱听。他们会抱怨，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昨天高铁追尾，今天家长告状，哪位老师的心境能不受浸染呢？我也为此痛苦，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负面新闻还是少看为好》。问题是，你看不看，丑闻摆在那儿；你气不气，无耻并不消失。眼不见，心不烦。人生苦短，适当地学学鸵鸟也是一种策略，须知：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

谁偷走了教师的职业幸福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今天，有了网络，还有那么多教师写博客，所以，我很清楚，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普遍缺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82.2％的教师感觉压力大，10个教师３个倦怠工作，近四成教师生存状况不佳。到底什么原因让老师们心倦神疲，感受不到职业的幸福？

　　第一，职场目标太过理想化。由于达不到既定目标，外部压力和自我否定导致工作倦怠。这点在年轻教师身上表现特别突出，刚走出象牙塔的天之骄子，满怀豪情地踏上讲台，一厢情愿地想干一番事业。结果，教学成绩、学生认可、领导评价都不容乐观。再加上论资排辈、同工不同酬、谈恋爱难、住房更是不敢想等因素，年轻人很容易浮躁、消沉，进而倦怠。

　　第二，职业压力难以释放。职称评聘的升迁竞争，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工作强度的不断增大，周而复始的单调循环，均能导致教师表现出身心疲惫。独生子女“以稀为贵”，加之就业难的现状，使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值特别高，而他们又将这种期望通过学校转嫁到教师身上。教师的肩膀上一头担着祖国的江山和社稷，一头挑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这样的重担使不少教师不堪承受，不得不加班加点，得不到休息。再加上教育往往是投入与产出极不相称，教师的付出多，而学生的成效不显著，这又可能导致教师产生对职业的失望感。长期如此，自然倦怠。

　　第三，心理不平衡。社会行业分配的不合理，使越来越多的教师产生了心理的不平衡。巧取豪夺、贪污腐败、一夜暴富……在铜臭浸染的每一个角落都易扭曲人的世界观，老师也不能免俗。特别是在农村中小学，有些教师工资待遇偏低、住房条件较差、医疗无完全保障，无法培养职业自豪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激情难以燃烧，身心慢慢疲惫。

　　第四，学校的管理存在问题。部分学校的领导素质不高，观念落后，管理混乱：有的对教师的绩效考评欠科学合理，存在着不公平现象；有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有的大搞“一言堂”，朝令夕改；有的唯成绩是论，不让休养生息。种种不合理现象都会涣散人心，让老师灰心丧气，在得过且过中形成心倦。接受采访的申山老师说：“师道尊严的扭曲、个性特长的泯灭、人际关系的异化，关键是教育环境太糟糕，论文可以请人写，证书可以花钱买，某些领导说一套做一套，台上慷慨激昂，私下蝇营狗苟。有些教师为了利益违背师德，违背得越多，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这让那些坚守道德原则的教师非常困惑，时间长了，也就有这样那样的想法……”

　　第五，教师个体的性格和心理因素。有的教师根本不热爱教育事业，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职业，身在杏坛心却想着怎样去赚钱，在顾此失彼中郁郁寡欢。人们用“红烛”、“园丁”来比喻教师，就赋予了教师“无私奉献”的行业特点。没有崇高的职业理想，没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又不愿培养对学生理智的爱与宽容精神，这样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怎能不神疲？另外，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新课程改革的推行，使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观念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部分老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也会对所从事的工作渐渐失去信心、兴趣、动力。

课改中为什么有幸福

　　上一章节，是从我旧文中直接移植过来的，考虑和本文的主题相悖，想删减的，还是保持了原貌。我想用这些“黑”的事实提醒大家——既然现实中，我们从事的职业有那么多的不幸福，为什么不想着去改变呢！课改、课改，我们只所以倡导“改”，不就是为了把课堂中缺失的幸福找回来吗？

　　前段时间，武汉一名小学校长说“教育就是‘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此话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我儿子才上七年级，曾经3次过零点写不完作业，我为此写了篇博文《作业还是作孽》，想不到许多老师、家长跟帖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异化为“压榨”与“摧残”了。学生负担重，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李炳亭先生为此直言，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我们为人师，也为人父、为人母，谁忍心看着孩子在油锅里受煎熬呢？

　　今年4月，我到杜郎口考察了3天。说实话，我是带着满腹疑问与困惑前去的，我不相信“零作业而升学率还百分百”，我不相信“老师不讲学生照样能学会”，我还不相信“学习可以在狂欢中完成”。可到了杜郎口的课堂，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教了那么多年学，习惯了‘一言堂’，也接受了‘生本说’，可把学生解放得如此彻底，把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调动得如此高涨，课堂如此激昂，学习如此高效，真是奇迹！”来自新疆的赵林老师在听一节历史课时，激动得落下泪来，她说：“那些孩子太可爱了，发言是那么踊跃，神情是那么专注，表现是那么自信——我们的孩子也完全可以享受得到啊，老师怎么就不给他们机会呢？”

　　课改就是在课堂中，让学生的各个感官都“动”起来。眼、耳、脑并用，口、手、脚齐动。在“动”中，学生的自主能力、思维能力、言语能力、实践能力、合作精神、创新精神等在日积月累中“厚积”起来，最终“薄发”成学生卓越的学习能力；在“动”中，学生的情感得到了释放。好奇心，展示欲得到了满足。自信心、自尊心得到了尊重。责任心、行为习惯及道德品质得到了培养。

　　能“动”的课堂，孩子们学习是多么幸福！北京一名后进生转学到杜郎口后，曾来信向我炫耀：“你看我们上课多自在，走来走去，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可以倾听也可以分享，简单的问题自己就能学会，稍复杂的问题在小组内也能解决，剩下难的问题，听听同学来讲解，感觉特别受用，老师偶尔的插话，我们都特想听……”

　　学生幸福了，老师更荣耀。今天的杜郎口，风光无限。前去参观学习的人数早已突破了50万，杜郎口中学的教师外出报告讲学已达3000多人次。去年暑假期间杜郎口中学外出仅飞机票费用达28万多元，这一切都使杜郎口中学的教师感到：做老师真好，做杜郎口中学的老师更好。我就想，面对杜郎口的成功之路，我们真的能无动于衷吗？“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真的那么难吗？我们到底愿意在油锅中陪同忍受煎熬还是砸掉讲台信仰学生，去追寻教师职业的幸福？

　　课改其实是给教师找出路，既然维持现状是一种痛苦，参与课改又面临阵痛，那长痛就不如短痛。况且，在课改中，在与学生的换位中，还会“收获情感、培植能力、满足天性”（李炳亭语）。香山论坛著名网友吕建斌说：“我的理解，课改，还是诊治教师职业倦怠的一副良药。课改，就是要老师找到幸福，找到自身的职业价值，也是让学生找到快乐，找回自我，找回自信！”建议老师们走进杜郎口，学习杜郎口，看看人家的学生是多么幸福，看看那儿的老师是多么荣耀。他们能，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呢？

为了幸福，请“咔嚓”一剪子

　　“在功利主义弥漫和浮躁喧嚣的环境中，我们要想做事，就必须耐得住孤独与寂寞，要有一种‘你唱你的潇洒曲，我唱我的奋斗歌’的精神。”这是教育局长任永生的感言，这位中国教师报的课改顾问还说，“应该这样度过我们的人生：回首往事，我们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我们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我可爱的学生。为了孩子们终身发展而奋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什么精神？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它是一种“从油锅里捞孩子”的崇高责任感，是一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品格修养，更是一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价值信仰。有这种精神，不是为了标榜清高，而是为了抵制恶俗，消除杂念，拒绝平庸。试想，你钻到钱眼里，在富豪面前，只会显露你的渺小；你钻到官场中，在勾结逢迎中，很难做个大写的人。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你可以做一个高贵的志士，活得意气风发，无所畏惧。

　　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选择了教师职业，就要接受职业的选择。接受改变不了的，改变能够改变的。既然课改是国家意志，既能解放学生，又能成就教师，我们就没有理由抵制。当然，万事开头难，许多教师以霸占讲台为能事，以控制学生施权威，以逼迫作业显本事，在课改面前，想让他们闭上嘴，俯下身，为学生服务，显然很难！可不难，还能体现出课改的价值吗？如果一蹴而就，还用“课改中国行”如此呼吁吗！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一百年前，长辫子是男人的“专利”，裹小脚是女人的“特权”。男人拖条辫子还不算遭罪，可女人那双“三寸金莲”，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走，走不稳；站，站不住；更别提扳断脚趾骨的痛楚了。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推行新政，剪辫子便首当其冲。对于清王朝的那些遗老遗少来说，要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为维护住这条辫子，他们想了不少花招，有的很不情愿地剪了，却还留了一条假辫子，以应不测。共产党、八路军来了，让女人放脚，死活不肯放脚者却大有人在。表面上穿双大鞋，鞋里头依然裹着小脚的，更是不乏其人。

　　其实，今天我们搞课改，就和当年剪辫子、放小脚差不多。教育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课改难，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根深蒂固；说课改易，不就是一剪子、两条布的事嘛。这个咔嚓“一剪子”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扔掉“两条布”恰好可以比喻为重建“师生关系”与“教学关系”。

　　按理说，把课堂还给学生，老师少讲，多好的事啊，就像女人别再裹脚一样。可老师担心啊，我讲学生都不会，闭上嘴岂不更糟糕。再说了，全国上下都在讲，我又已经讲了一二十年了，让我一朝改弦换辙，这不比“假洋鬼子”留辫子还难堪吗？事实一再证明，改革决不轻松。中国教育改革已不可能断尾求生了，必须要用刮骨疗法。

　　刮骨就要抛弃传统的教育观念，彻底改变已经适应了的、每天都在进行的习惯的教育教学行为。刮骨就要经历休克式的阵痛，忍受课改初期摸索中的混乱与蹩脚。刮骨就要自觉转化角色，用心研究学情，加强服务意识。可要真的“刮骨”，肯对自己下手的老师还真不多——杜郎口等课改成功的学校除外。

　　新课改需要勇气，需要开拓精神甚至牺牲精神，目前许多教师依然满足于“经验型”，停留于“辛苦型”层面，“研究型”、“创造型”的教师凤毛麟角。相当教师不能自主地将先进的课改理念与自己的教育实践包括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么生吞活剥，要么“穿新鞋走老路”，依然“跟着感觉走”，提高教学成绩多数还是靠“关、卡、压”，“扣、贴、抓”，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师生身心疲惫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教师是学生学习和心理成长的引导着和促进者，这是21世纪教师最明显、最直接、最富时代性的角色特征，是教师角色特征中的核心特征。教的本质在于引导，在于教会学生学。

　　新课程改革如同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一样，会遇到重重困难甚至阻力，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无疑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只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先知先觉”主动，“后知后觉”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一场影响中国发展根基的课程改革必将像拨正了航向的巨轮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